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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7日，就快要降落到樟宜机场时，匆匆往窗外一瞥，海天一色映衬下，碧绿的小岛格外令人惊艳。	2018.8.7-2018.12.4，
我在新马泰印尼，度过了一个长达四个月的夏天。也进行了一次长达四个月的，一个人的旅行。	八月	8月9日，我们恰好赶上了新加坡
国庆日，一行人相约来到滨海湾看国庆表演和烟火，看烟火现场倒是照例的人头攒动，只不过挡在我前面的发色和肤色都史无前例地多
颜色化，他们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国旗，眼前一大片红色上星月交辉，那一刻无比真实地感受到，我到了另一个国家。感觉恍惚中，却
看到了另一面红色的旗。	两天就产生Homesick，会不会太夸张。我笑着自己。	住在NTU处在大西南的傍山校区，天蓝得不可思议。
偶尔兴致来了，还能爬爬山（坡）看看夜景，一个人散步，脑中充满遐思。	刚到新加坡的一个星期，每次和新加坡朋友介绍自己是交流
生的时候，往往都会收获热情的关切：“你还适应这里的生活吗？气候啊饮食啊什么的？”微笑点头然后说很适应的我，回头还是会忍不
住问自己，这种出于礼貌的回复有几分是真实的呢？不得不承认的是，来坡坡让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好几级，且不说淘宝和饿了么只能
是homesick太过严重的时候用来翻看聊以自慰的了，网易云列表里大部分歌曲都因为版权一片灰色，被spotify时不时插入的广告折腾
到甚至能幻听到一个夸张的女声不停地叫“awesome！！！”最令人崩溃的大概是在新加坡我中超和英超完全看不了，被强制和足球直
播隔离四个月……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个很神奇的生物，对于生活条件的要求简直佛系到了自己都惊讶的地步。学校随机分配的双间寝
室是无空调的，开学两天风扇开关坏了还是后来报修，我竟然也安稳地睡了两天没觉得有很大困扰；最搞笑的事情是大概开学几天买了
床单枕套，但是没有在学校超市看到枕头和空调被，于是铺好床单的我郑重地将枕套摆在了床头，再找了一条大概1.4米的浴巾用来当
毯子，就在这种满满的自我欺骗中安心入睡了。不过NTU的图书馆影音室和教室体育馆各类设施都比复旦要好很多，但我好像也没有
太过强烈的感觉，反而担心图书馆沙发太软会不会看书看睡着。	九月	在NTU，我一共修了15学分5门课，其中两门专业课，一门日本
音乐，一门壁球，一门法语课，算是发现选不上什么专业课后的自我放飞了，幸运的是，被singlish折磨到怀疑人生的我，除了体育课
老师之外其他的老师都不是新加坡人，一个日本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还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因此上课还是能听懂的，然鹅，
同学开始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完全是呆住，最开始听见室友和朋友讲英文的时候我还以为她们在说马来语，后来发现那完全是用讲闽南
语（？）的语调在讲英文。	因为NTU几乎算是建在山上，每天都在爬坡的我把带来的三双高跟鞋扔进了柜子的最深处，每天穿着运动
鞋欢快地迷路，直到最近两周因为上课缘故把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一遍才不至于每天迷路这么惨，第一次不靠导航找到自己的寝室的时
候真心高兴到跳了起来。	9月16日，幸运地在一号弯道的前排位置看了一场F1街道赛，因为位置原因，从一开始我就没怀好心地期
待“意外”，果然，印度力量没几圈就在一号弯上墙了，同来的印度老哥们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哀嚎声，我笑了笑，继续看Kimi和维特尔。
只是比赛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汉密尔顿再次夺冠。	十月	十月，我拥有了在新加坡的第一个长假，完完全全的一个临时决定，我和一
群来自柬埔寨、越南和缅甸的朋友去了巴厘岛度假，而在此之前，我和他们所有人说过的话加起来可能都不超过50句。从情人崖的日
落，到海神庙吹来的潮湿微凉的海风，仿佛全都被一帧帧地印刻在脑海里。	我的运气不得不说是绝佳的，偶然的相识却让我遇见了恐怕
是世界上最棒的一群旅伴。如今回想起来，最难忘的一幕大概是我靠着同伴的肩迷糊睡去，醒来发现大家放着音乐轻声哼唱，窗外是青
翠欲滴的稻苗，阳光照射下水田泛着粼粼的光。他们看向我，问道，中国有这样的水稻田吗？我笑了……								十月于我，着实是一个
幸运月，因为我在2018年10月8日迎来了我的20岁生日，而最可爱的赵娅男女士，竟然真的一张机票，就飞来新加坡给我过生日了。
从圣淘沙岛的沙滩烛光蛋糕到克拉码头的晚风夜景，和她拥有太多值得珍藏的回忆了。	十一月	十一月像是一个告别月份，因为十二月
初便要离开新加坡了，反倒对这个地图上的小红点平添了几分怜爱。	相处了三个多月的TF	Learn成员们也终于要各奔东西了，期末季
还要负责筹备Farewell	party，着实有些头疼，不过Party倒是进行得异常顺利，走出会议室的那一刻，大家是真的各奔东西。	在回
上海之前，抽出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按照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曼谷→新加坡的路线玩了一圈，临出发的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趟滨
海湾，当作和新加坡最后的告别。	到吉隆坡的第一天，从印度庙到关帝庙，再到国家清真寺，不问神佛真主，全部乱拜一气，倒是从没
许过愿。	第二天晚上，和Sarah吃客家菜，逛Pavilion，走到室外的那一刻热带特有的湿热的风迎面吹来，Sarah说，感觉我们就好像
还在厦门打沙滩赛一样。而那也差不多是一年多之前的事情了。	来之前做好的攻略，准备在酒店附近的Heli	lounge	bar喝一杯，恰好
Sarah也准备带我去那儿，她说，这里白天真的是停机坪，到了晚上六点才变成酒吧。我们看着双子塔和吉隆坡塔闪着光变着颜色喝着
酒，走下楼梯时，Sarah突然开口：感觉夜色向我涌来……	在马六甲待了短短一天半，很俗地在鸡场街吃了饭，就赶着去看据说为了旅
游专门修建的海上清真寺，意外地令我震撼。	伊斯兰教的昏礼从天快黑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天黑结束，我坐在海边，听着耳边的晚祷，
看着海、天、云的颜色瞬息万变，直到一切回归到漆黑的夜色当中。	在马六甲第二天的上午脑子瓦特了忘记把电脑从背包里拿出来寄
存，背着爬了圣保罗山，差点没把腰累断。天气热得不行，让我庆幸自己因为懒连妆都没化，否则该晕成什么样啊！	中午打卡了网红餐
厅地理学家咖啡馆，捧着一碗咖喱面一个人吃得不亦乐乎。	终于到了泰国，这个赵娅男女士为之吹了无数彩虹屁的国家。一个人旅行的
幸运值在这里也达到了顶点，几乎体验了一切“游客必备”。从大皇宫到玉佛寺，再到郑王庙和考山路夜市，甚至为了去看暹罗夜市误打
误撞坐上了公交船，夜游了湄南河，坐摩天轮的时候也恰好因为旅游淡季，一个人包了整个包厢。当摩天轮升到顶点停住时，我打通了
给薛小胖龙的微信视频，在他满脸的惊讶中告诉他：来，亲一个……	四个月的阳光，让我黑了好几个色号，导致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去
机场，司机直接把我当作本地人，问我是要出国吗？在泰国的时候，逛丝绸馆，坐在那里看泰王妃的纪录影像，保安犹豫了一会，走过
来笑着搭讪，你是菲律宾人吗？	十二月	临归国的前夜，我真实地失眠了一整晚，想着要早点睡怕误了飞机，可脑海中乱成一团，最后
睡着的时间大概也就十几分钟。	2018.12.4，当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还穿着吊带裙和高跟鞋的我拖着两个加起来45kg的行李箱，由
于一个星期内待过太多机场，一时竟懵逼地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刚刚感受到几分上海刺骨的凉意时，便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我知
道，我到家了。		


